
“故意不还的也有

但不能去要”

齐鲁晚报：社会上对你那一鞋盒子
的欠条都很感慨。怎么会积累这么多？

刘庆民：我这里是真正的“先看病
后付费”。村民都养成习惯了，来我这
儿看病，拿了药就走，我就记个账。也
有拿现金的，很少，10个里头也没1个。

齐鲁晚报：这些钱什么时候还呢？
刘庆民：农村还账一般都到年底，

有钱的就送来，不来咱也不去要。
齐鲁晚报：最多的欠了多少？
刘庆民：大多数都是几百块钱的。

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是张家峪村
一个病号家欠的12752元。

齐鲁晚报：他们家很困难吗？
刘庆民：家里特别穷，他父亲在世

时患有脑梗塞、高血压、冠心病，母亲
是先天性偏瘫，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去
年他父亲去世后，他带着老母亲去临
沂打工，日子稍有点起色。

齐鲁晚报：像这样的情况，怕是要
不来账了。

刘庆民：今年1月份他来过一次，拿
来2752元钱，先还零头，我就留了2700
元。剩下的一万，等他赚了再说吧。

齐鲁晚报：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
过恶意拖欠的情况？

刘庆民：故意不还的肯定有，但是
很少。比如有的老人去世了，儿女们相
互推脱，谁都不愿意出钱。还有一些老
人去世后，儿子想还账，但儿媳妇不愿
意，这些情况都存在。

齐鲁晚报：像这样的情况，没想过
跟他们要吗？

刘庆民：不能去要，一去要他们家里
就闹矛盾。乡里乡亲的，谁愿意给就给
吧。

“那种成就感

一般人体会不到”

齐鲁晚报：你辛苦35年，只有三四
千块钱的存款，会觉得吃亏吗？

刘庆民：怎么说呢，我觉得钱很有
用，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换。比
如当医生，当你成功地把一个人从鬼
门关上拉回来的时候，那种成就感一
般人体会不到。

齐鲁晚报：医者仁心，你从内心里
不觉得当乡医吃亏？

刘庆民：从物质条件上讲，我可能
没给孩子很多。但村民对我们一家很
好，大家见了我都很亲。农忙的时候我
顾不上，都有人悄悄帮忙收庄稼。这是
其他人再有钱也享受不到的。

齐鲁晚报：这么多年，工作这么拼

命，家里人有意见吗？
刘庆民：有时候，特别是得了这个

病以后，觉得挺亏欠他们。结婚以后，
我从来没带我对象进过一次城。我生
病时，她跟我一起去了济宁。她就说

“这次总算跟你进了大城市了”，我听
了挺心酸的。

齐鲁晚报：想过补偿家人吗？
刘庆民：我就给她打气，说我的病

没问题，等病好了，带她去北京看天安
门。人家不都去看天安门嘛。俺对象
说：“去天安门？你就诓俺吧！”

“别人不来

我只能牺牲自己的孩子”

齐鲁晚报：对于儿子，你有什么期望？
刘庆民：其实他俩去曲阜上中医学

校之前，我就打算让他们学成后回来，但
是没告诉他们。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他俩
尤其是壮壮不情愿，后来被我连劝带骂，
终于学成了。这两年终于慢慢钻到我的

“圈套”里来了，哈哈！
齐鲁晚报：壮壮当初并不想学医。
刘庆民：是。我也是连劝带骂，实

在不行，还打过。
齐鲁晚报：有没有想过，如果儿子

出去打工，或是留在县城医院，会比现
在过得好？

刘庆民：我就是希望他们俩能把
我的事业做下去。我服务的这8个村，
一共1892口人，老少爷们太需要医生
了。但咱这大山里，别人也不来，我只
能牺牲自己的孩子。

齐鲁晚报：你得让儿子把你这30

多年的努力传递下去。
刘庆民：是的。现在有特点的病号，

我都带他们一起去看。我得替他们想着，

不管干什么，都要做一个有品质的人，做
一个好人，做个实实在在的人。

齐鲁晚报：你不觉得这对他们来
说是一种牺牲吗？

刘庆民：这种牺牲是暂时的，现在
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当医生不会白服
务。而且现在公共卫生补贴也慢慢齐
全了，以后肯定会更好。

“愿意干乡医的

还是太少了”

齐鲁晚报：现在和以前相比，治病
条件是不是好多了？

刘庆民：虽然还是不太好，但比以
前好多了。现在水泥路从家门口通到
大路上，下雨天也不会出现湿泥巴把
鞋拔掉的情况了。

齐鲁晚报：就你这个辖区及周边
村庄，现有的乡医能满足村民需要吗？

刘庆民：愿意当乡医的还是太少
了。像我服务的这8个村，近的离我这
儿二三里，远的十几里，以前我儿子儿
媳还在上学的时候，如果同时有两三
个病号打电话，我只能先问问轻重缓
急，拣重病的和急症的先去。

齐鲁晚报：现在有些乡医不仅仅是
看病，更看重赚钱。你怎么看？

刘庆民：我理解的乡医就是治病救
人，确确实实帮他们解除痛苦，尤其是
那些不能动的病号，咱得随叫随到。

齐鲁晚报：就你接触的乡医群体，
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刘庆民：环境以及各方面条件还
不行，比如医药用品、器械设备、交通
工具还没有达到条件，都需要不断完
善。如果下一步我的病没事了，有条件
了，我就出钱再购置一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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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忙时我顾不上，都有人悄悄帮忙收庄稼”

刘刘庆庆民民：：这这是是有有钱钱也也享享受受不不到到的的

本报记者 张泰来 贾凌煜

“他逼我打我，也不愿学医”

齐鲁晚报：你以前对父亲和乡村医生这
个职业是什么看法？

刘壮壮：当时很厌恶这个职业。因为我爸
非常辛苦，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只吃一顿。
我们一家五口吃饭，经常分成三拨。我妈和我
妹在家先吃，然后是我俩，最后是我爸，难得
凑在一起。病号一有电话，他扔下饭碗就走。

齐鲁晚报：应该说，你父亲付出这么多，
但家里在经济上没得到多少好处。

刘壮壮：反正我当时觉得他不值。他逼
我、打我，我还是不愿学医。

“挽救生命，挺有意义的”

齐鲁晚报：现在还觉得父亲的工作不好
吗？

刘壮壮：现在好多了。有时候会想，像他
这样也挺好的。

齐鲁晚报：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转变？
刘壮壮：忘了是什么时候了。有一天晚

上，我爸爸带我去三合寨抢救一个心肌梗塞
的病人，情况很紧急，病人的手上、脚上都挂
了吊瓶。我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害怕救
不过来。后来这个人被我爸救过来了。我就
想，其实人的生命很脆弱，我们做了一件事，
可能就挽救了一条生命。我觉得这还是挺有
意义的。

齐鲁晚报：当时决定回来，是不是也有这
方面的因素？

刘壮壮：应该有一些吧。主要还是我爸的
病，他真的干不了了，他也没直接说让我们回
来，就说让我们帮帮忙。

齐鲁晚报：你们上了刘大夫的当了，这个
忙太长了，一帮就是四年。

席丽华：真是太长了。其实我爸就是使了
个策略，先把我们劝回来。

“用我的余生去坚持”

齐鲁晚报：你觉得是你的医术高，还是刘
大夫高？

刘壮壮：(低头偷笑)我吧。
齐鲁晚报：你会坚持做乡村医生吗？
刘壮壮：会！
齐鲁晚报：能坚持多长时间？
刘壮壮：(抬起头，下意识握起右拳，用拇

指指着自己的胸膛)用我的余生。

子承父业的刘壮壮：

从打死不学医

到坚持下去

原本只是在父亲病重期间答应回
村“帮帮忙”，可这个“忙”一帮就是4年。

尽管做乡医起初是父亲的主意，可4
年后的今天，穿上白大褂的刘壮壮和妻子
席丽华，早已不是向往闯荡的少年。对他
们来说，背上的医药箱更实在，山里的病
人更需要他们。

24日下午，接连给6个病号开药挂吊瓶，又送走省、市卫生部门的慰问
团，刘庆民终于有了片刻的空闲。屋后是一片青山，清风穿窗而过，刘庆民
端起一杯茶，对记者敞开了心扉。

本报记者 张泰来 贾凌煜 通讯员 包庆淼

本报济宁4月24日讯(记者 李
倩 贾凌煜 通讯员 孟庆楠 )

“你给这里的1800多名居民服好务，
我就给你服好务。”24日，济宁市卫生
部门不仅给刘庆民送来了他期待已
久的医疗设备，还专程带专家上门复
诊，刘庆民的病情已无大碍。

“周林频谱保健治疗仪、电磁波
治疗器、电子血压计、输液架、电烤
灯、运药用推车……就差制氧机了。”
24日早上7点，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务科科长刘辉清点过带来的器械，
一一交到刘庆民手中。10分钟后，制
氧机也送到了。

当日，泗水县中医院也送来了输
液架、拔罐、电子血压计等设备，“刘
大夫心里装着病人，值得我们学习。”

泗水县中医院院长孙庆才说。
此外，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

科医学博士王超也随着慰问团一起
来到隈泉庄村，为刘庆民上门复诊。

“膀胱癌不是多大的病，只要能
电切就说明病不重，是可以治愈的。
近期要看一次膀胱镜，必须戒烟啦！”
听了刘庆民的描述，王超对病情基本
掌握，并开导起刘庆民：“你得放下思
想包袱，给隈泉庄卫生室的1800余名
村民服好务，我也给你服好务。”

“35年坚守大山不容易，我们卫
生部门也会尽可能地提供条件。刘
壮壮夫妇在实践上也要多提高，多
参与全科医生培训，对未来发展有
帮助。”一同前来的省卫计委副主任
袭燕说。

22万万多多元元设设备备赠赠好好乡乡医医
专家上门复诊，刘庆民癌症无复发危险

乡医35年攒1880张欠条

24日，刘庆民坐在卫生室门口同村里老人聊天。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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